
23阅读/连载

他叫张彦，是洋山
港一名“80后”集装箱
桥吊司机，但在平凡的
岗位上他发挥出了上
海小伙的工匠精神，7
次打破集装箱作业效
率的世界纪录。从一个
普通学徒成长为上港
集团首席高级技师，除
了勤学巧思，张彦更有
着把每件小事做到极
致的韧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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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吊状元”张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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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傍晚时分，在距离上海浦东新区 !"多公
里的小洋山岛上，世界最大海岛人工港———
上海港洋山港区灯火通明。张彦，上海国际港
务股份（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后”集装箱
桥吊司机，此刻正坐在桥吊驾驶室里，神情专
注地看着下方，紧张地进行集装箱吊装作业。

从一个普通学徒成长为集团首席高级技
师，除了勤学巧思，张彦更有着“要把每件小
事都做到极致”的一股子韧劲。这些年来，他
曾多次打破集装箱作业效率的世界纪录，并
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

$%"# 年 & 月，温家宝总理视察上海港
洋山港区时，曾亲切地握着张彦的手，勉励
道：“你要把桥吊世界纪录保持下去。”在张
彦眼里，“桥吊状元”不仅仅是荣誉，更是一
份责任。

第七次打破世界纪录
“张彦创造的桥吊世界纪录，被兄弟单位

的人打破了！”
张彦清楚地记得，听到这个消息时自己

正在吃饭，突然间就没了胃口。晚上回到家，
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妻子。“桥吊纪录被人家
打破了，你可以再夺回来啊！”妻子安慰他说。
“谈何容易，每小时吊 '()个自然箱，这个纪
录已经很高了。”张彦当时难掩失落感，但也
心有不甘。

$%**年 (月 *(日夜晚，“北欧亚帕厥”班
轮静静地靠泊在洋山港区码头，岸上是四台
桥吊机正在待命。身穿橙色工作服的张彦和
搭档谢誌钦稳步登上其中的 #$+号桥吊，走
进驾驶室。而在此之前，张彦已经仔细观察了
吊运场地，并和信号员做了沟通。

晚上 #点，盛东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
司总经理蒋工圣发出指令：“‘北欧亚帕厥’班
轮作业，现在开始！”
四台桥吊机同时忙碌起来。
张彦在桥吊驾驶室里全神贯注地操作

着，他身体前倾 (,度，眼睛盯着下方，起吊、
横移、就位，不断地把班轮上的集装箱快速卸
到岸边的集卡上。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张彦
动作流畅，神情专注，额头上渗出细细的汗
珠，身边副驾驶位置上的谢誌钦默默地配合

着他。
(月 *&日凌晨，张彦和谢誌钦这对“黄金

组合”，以完美的配合与一流的技能，用 )-.&

小时完成了 #/%个自然箱的吊装作业，打破
兄弟港口在上一年创造的世界纪录。其中，张
彦以每小时 .+&个自然箱的桥吊单机作业效
率，再次刷新集装箱装卸世界纪录！

这是张彦第七次打破集装箱码头桥吊单
机作业效率世界纪录。他做到了妻子所说的
“纪录被打破了，就再夺回来”。

“笨鸟先飞”吃透师傅技巧
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张彦为打破世界纪

录付出了多少汗水。他告诉笔者，尤其是当年
学桥吊操作技术的时候，还差点被淘汰。张彦
笑着说：“笨鸟先飞是一个好办法。”

张彦是海港职工子女，对海港工作有着
特殊的情怀。/%%)年，他进入上港集团外高桥
港区成为一名轮胎吊司机。半年后，因业绩突
出，经过考核选拔，张彦开始学习桥吊驾驶。
“相对于轮胎吊，桥吊负载重，起吊难度高，对

司机的技术要求也更高。我很希望能挑战更
大的设备，成为优秀的桥吊司机。”张彦说。

可是，在桥吊岗位培训初期，张彦是同期
学员中进步最慢、考核成绩最差的学生，师傅
曾认为他可能不适合开桥吊。
“刚学习桥吊驾驶时，在操控设备的熟练

性、摆放箱子的准确性和流畅性等方面，我在
学徒中都是最差的。师傅还跟我说，要不要换
个矮一点的（轮吊）试试。我听了心里很不服
气。”

张彦发现，桥吊的特点是在海边的船舶
上作业，意外情况多，操控难度高。吊装集装
箱，一抓一放，看似简单，做起来却一点也不
简单。桥吊司机坐在离地 )%多米高的驾驶室
内，仅凭肉眼观察、手工操持，要把吊具上的 )

个旋锁精准地插入拳头大小的集装箱锁孔，
很不容易。

张彦决定用“笨鸟先飞”的办法，比别人
花更多的时间来钻研技术。没有机会操练时，
别的学员一般都会在一旁休息，可是张彦却
坚持坐在师傅身边看他的操作全过程，遇到

不懂的就问。他说：“一些在我看来有难度的
动作，师傅觉得很简单，常常不会仔细讲解。”
就这样，张彦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观察，把师傅
那些没有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技巧一一吃透，
学为己用。
张彦还十分注意博采众长。师傅休息时，

他就去观察其他优秀司机的操作。“为锻炼在
)%多米高空的目测能力，我反复观看多位桥
吊司机作业，将班里所有优秀司机的操作方
式都观察了十来遍，相互比较，取长补短。”下
班后，他仍醉心技术学习，在脑海中反复回放
当班时遇到的情况，寻找不足，思考如何改
进。这样的习惯，张彦一直保持至今。

经过刻苦的学习、反复的实践、不断的改
进，张彦的桥吊操作技术开始突飞猛进。培训
结束时，他的考试成绩跃居同期学员中的第
一名，让师傅和师兄弟们惊叹不已。

误差不超过拳头大小
张彦说：“我喜欢看赛车，0* 的‘七冠

王’迈克尔·舒马赫是我的偶像。舒马赫曾在
一场赛事中，因赛车的换挡杆断了，就用手
卡在齿轮上换挡，并坚持到最后赢得了比
赛。我特别佩服他这种不怕困难、坚持到底
的精神。”

/%%(年，洋山港区二期投产。同年 *%月，
张彦由外高桥来到东海洋山，在盛东国际集
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开启新的人生航程。
张彦喜欢赛车。可惜，桥吊司机的工作远

没有赛车来得刺激，不仅工作内容枯燥，而且
劳动强度相当高。桥吊驾驶室距离地面有 )(

米，相当于十五六层楼高，整个操作室仅 !平
方米。工作中，司机透过脚下的玻璃观察下方
作业环境，为确保视野清晰，身体必须保持前
倾 (%度的姿势。同时，司机必须时刻集中注
意力，控制设备，精确地将集装箱摆放到预定
位置，误差不能超过一个拳头大小。

有一年冬天特别冷，生产任务却十分繁
忙。一次夜班，张彦裹着大棉袄坐在驾驶室
里，冻得直哆嗦，整夜拿着纸巾不停地擦鼻
涕。他笑着说：“不能让鼻涕滴到底层玻璃上，
这样会影响视线。早上工作结束，虽然我的手
脚都冻得发麻，鼻子也擦破了，但我很高兴自
己能坚持下来。”

真相推理师!嬗变
呼延云

! ! ! ! ! ! ! ! ! ! ! ! !"#证据在哪里

郭小芬叹了一口气：“正是陈丹的死，却
使我获得了这个至关重要的证据。”
“证据在哪里？”郭小芬慢慢地说：“今天

早晨赶到小白楼，我一看那两扇玻璃门，就确
认凶手一定是王军，杀死陈丹的动机，大概就
是因为王军以及他身后的黑手，知道了瘫痪
患者自理平台一旦投入使用，陈丹很可能会
‘说出’指证凶手的关键性证据，但是他们是
怎么知道这一切，并了解到陈丹已经转入
123病房的呢？一定有某个‘东西’在这所小
白楼里充当了他们的‘奸细’。”
“凶手杀人的全部过程持续了两分钟，而

他杀死陈丹最多只需要一分钟，我很困惑，他
用多余的一分钟做了什么呢？很可能去处理
那个‘东西’了。于是我就请思缈去检查玻璃
门内所有房间把手上的指纹。由于把手是圆
的，需要握住后拧开，正常情况下应该叠了许
多指纹才对，但是，戴着橡胶手套的凶手拧过
的把手，应该没有任何指纹———橡胶手套把
指纹擦掉了。所以刘思缈的勘察结果是：123
的房门上只有潘秀丽的指纹，因为凶手进过
这个房间后，只有潘秀丽早晨打开时拧过把
手，此后这扇门就一直开着。而 **/房间的把
手上没有指纹，说明凶手进过这个房间。”
说到这里，郭小芬骤然加重了口气：“凶手

杀完了人，进入一个空无一人的房间，他的目
的无非两个：或者是拿走什么，或者是放下什
么……根据于护士长对 **/房间内各种物品
的描述，我发现，一夜过去，物品的摆放位置并
没有变化，而且既没有少什么东西，也没多什
么东西。因此昨天侯秘书来看望陈丹时带来的
那束鲜花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仔细观察，终于
发现了我想要的‘东西’。”说着她打开多功能
厅的门，从门外一位警察的手里把那束鲜花拿
了来，把花茎轻轻地掰开，一截藏在粗壮花茎
中的黑色圆柱形物体露了出来……
所有人都看出来了，那是一台微型远距

离窃听器。

郭小芬把花交给门外那位警察，请他保
存在单独的房间里，避免窃听者通过它听到
警方的行动。“这么说，王军杀死陈丹后，走
进 **/房间，目的是要拿走窃听器，以防我
们当作证据。”刘思缈说，“那么他既然进了
**/，为什么还是没有拿走窃听器呢？”
“那张床头柜上有两束花，一束是侯林立

带来的，另一束是白天羽带来的。凶手不敢打
开 **/房间的灯，在黑暗中，根本无法分清哪
一束花才藏有窃听器。把两大束花都带走？大
半夜的太惹眼了；逐个掰断检查？窃听器这么
小，万一滚落在地不是更不好找？他只好一点
点摸索……”郭小芬说，“我刚才检查花束时，
特地向于护士长要来橡胶手套戴上，是做个
试验。戴上橡胶手套，手指的敏感性会大大降
低，加上凶手的心里紧张，短时间根本感觉不
出哪朵才是，最后只好匆匆离去。”
林香茗一直紧绷的脸上终于绽放开了一

缕笑容：“现在，铁证如山了。”
警方行动神速，包围了莱特小镇，一番搜

索，找到了徐诚等人作为临时居所的 /,号别
墅，里面装修得相当富丽堂皇。在浴室，喷洒
鲁米诺试剂后，地面上出现了大量的荧光反
应，证明这里曾经流淌过大量的鲜血，只是后
来被反复擦拭。在 4545浴缸排水管的存水
弯和地下室的一个电锯的锯齿上，刘思缈提
取到了一些细碎的骨屑，678鉴定后，与市
局法医鉴定中心保存的芬妮尸体的 678数
据对比，完全相同。
“案子破了！”当林香茗听完刘思缈的汇

报，说出这句话时，专案组所有成员，都感到
一股暖流袭遍了全身！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
声“报告”！林香茗回过头，只见一个警察手里
捧着个包裹说：“林组长，这是有人叫快递下
午送到局里，点名让你查收的，说是急件。”
林香茗惊讶地打开那包裹，里面掉出了

两样东西，一个写有“719:”字样的红色运动
发套，还有———一个火柴盒！
他的脸色一变，打开火柴盒，只见里面有

;根火柴，有 !根是从头到尾烧尽的，有 .根
是只烧了一半的，还有 .根是没有烧的。
郭小芬上前一看，说：“烧尽的 !根，应该

是指芬妮、陈丹和娟子，这根只烧了一半的，
恐怕是指这个发套的主人。”
林香茗问：“这发套是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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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洵澎并没有食言，她在黎安身上花的
心血，从某种程度上比花在儿子蔡一磊身上
的还多。对于敏感的孩子，要给予更多的鼓励
和关心，张洵澎就是这样从艺术上、生活上无
微不至地照顾着黎安，让这个敏感的孩子渐
渐树立起自信心。经过这些年的刻苦磨砺，今
天的黎安已经是上海昆剧团毫无疑问的当家
小生了。如一块璞玉，他通过《长生殿》
《景阳钟变》让人们看到了他温润却绵
长的光辉，而发掘并打磨这块璞玉的，
正是张洵澎。

又是在张洵澎的谆谆教导下，袁
佳、张冉等一批更年轻的昆曲闺门旦
也逐渐开始在各类演出中挑大梁。从
演员到老师，张洵澎的教学实践性非
常强。“我教戏真的是很累。”张洵澎自
己也这么说，因为她给学生说戏，绝对
不仅仅是动动嘴皮子这么简单。每一
个动作，每一个眼神她都要一遍遍亲
自示范，直到学生完全掌握了为止。
“她们演一遍，我有时候要演上几十
遍，你说能不累吗？”张洵澎尽管这样
抱怨，但有时候学生们要她歇歇，不用
一遍遍示范，她还不干了。“昆曲的程
式是无比严谨的，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张洵
澎举了一个“兰花指”的例子。在她看来，现在
舞台上的许多闺门旦的“兰花指”都太过随
意，不正确。回忆起当年朱传茗老师教自己
“兰花指”，拇指抵在中指的哪个关节，每根手
指之间分开成多少角度，都是有严格规定的。
“‘兰花指’，顾名思义，就是要五指舒展，如兰
花花瓣，亭亭玉立，要能展现出十六七岁少女
的青春气息。而现在很多花旦的兰花指，说得
不好听一点，像鸡爪子，有的把中指和无名指
并起来，这不成了‘仙人掌’，哪还像‘兰花掌’
啊！这样的表演，怎么能打动观众？”张洵澎
说，昆曲胜在细腻，这些细节，光靠说是很难
说清楚的，只有亲自示范。“传承、传承，只有
言传身教，才能真的继承”。

舞台上，张洵澎是一个在传承基础上
的大胆创新者，《寻梦》《题曲》无一不带着
鲜明的个人印迹。但在教室里，张洵澎直言
不讳：“我是比较保守的，甚至是刻板的。”
就好像刚才提到的“兰花指”，无名指抵在

哪个关节，她都不容许学生随意更改。这种
保守出于对传统的尊重，也是对于学生的负
责。“对于这些在戏校里的学生，她们很年
轻，缺乏经验，不能马上要求她们对于人物
有自己的理解，尤其是刚进学校十二三岁的
学生，又是生活在今天的社会中，你先要让
她懂得杜丽娘的深闺寂寞。对于他们来说，
最重要的是打下扎实的基本功，将来到了剧

团，演出多了成熟了，有的是自己
思考创新的机会。你现在就鼓励他
们创新，就好像一棵小树，根基还
没扎稳，就由着他的性子长，怎么
能成才呢？”这样一个略显保守的
张老师是令人敬畏的。但是从另外
一个角度说，同学们又特别喜欢上
张老师的课，因为这样的老师会让
他们觉得踏实，不会无所适从。而
对于前来问艺的学生，张洵澎也是
十分欢迎的。在戏校上课的时候，张
洵澎的教室的门始终是敞开的，只要
愿意，无论是哪个行当、哪位老师的
学生，随时随地都可以坐进来听。

/"./年 !月的一天，张洵澎和
往常一样，走进教室准备给昆六班的
孩子们上课。走上讲坛，敏感的张洵

澎发现今天学生们的表情有些奇怪。正在疑惑
之际，全班整齐地唱起了“祝你生日快乐”，掀
开讲台上的红布，一个硕大的奶油蛋糕呈现在
张洵澎的眼前。面对突如其来的祝福，张洵澎
激动得有些不知所措。而隔壁班级的老师和同
学听到歌声，也跑来吃蛋糕，祝福张洵澎。
说起自己的学生，张洵澎就像每一个宠

爱孩子的母亲一样，话语中充满了幸福和自
豪。对于她来说，每一个学生都像是自己的孩
子一样，她为他们牵肠挂肚，也为他们自豪。
而学生们也从不把张洵澎当外人，而是把张
老师当做自己的妈妈一样。是妈妈，更是朋
友。有一次，张洵澎和学生们一同外出，上公
交车拉卡，张洵澎掏出卡一拉“敬老卡”，边上
的几个和她朝夕相处的昆五班孩子惊得都快
合不拢嘴了。她们无论如何都无法相信，她们
美丽年轻、充满活力的张老师，竟然用“敬老
卡”了。面对孩子们的惊讶，张洵澎哈哈笑道：
“张老师年纪不小了哦，不过，张老师的心啊，
和你们差不多大！”


